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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唐代乐舞陶俑二论

郭画晓

（洛阳博物馆 河南洛阳 %&#"""）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人殉之风就受到抨击和

扼制，尤其是秦献公即位（公元前 ’(%年），下令废
除活人殉葬制度。于是用陶俑、木俑、泥俑、石俑及

金属俑等象人明器作为陪葬。与此同时象人明器

的制作也日益俱增，《韩非子·显学》有“象人百

万，不可谓强”的说法，足见当时俑器之兴盛。目前

考古发现最早的陶俑是 &)’# 年安阳小殷墟晚期
王室墓出土的 ’件人形带枷陶俑，人像制作简朴，
表层敷红彩，面部表情忧郁，似模拟奴隶或战俘的

形象。&)#!年山东临淄郎象庄 &号齐国殉人墓出
土的 * 组陶塑乐舞俑，均细腰长裙，挥臂起舞，表
情天真稚拙，造型简洁生动，其自然之质、粗犷之

美，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型艺术注重动态表现

的特点。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乐舞俑的设计已经

突破了先前均衡对称的静态造型模式，在“形具而

神生”（《荀子·天论》）的审美观念影响下，能抓住舞

者瞬间动作的定格来刻画人物，这种动态表现手

法已成为当时雕塑造型艺术的主流，也为汉唐乐

舞陶俑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唐代，陶俑

数量之多，形制之繁，工艺之精，堪称古陶俑史上

的空前绝后，而洛阳地区出土的众多各具特色的

唐代陶俑，可以说是唐代乐舞陶俑的代表作品。

洛阳地处中原，唐时与长安并称东西两京，是

仅次于都城长安的又一政治中心。在武则天秉政

时期，曾一度改东都为神都，修建明堂，熔铸九鼎，

立武氏七庙，迁雍、同等 #州 &"万户以实洛阳，骤
然间宫林苑囿蜂起，声色服玩云集 + & ,，使东都洛阳

政治经济之繁荣，文化之昌盛，都达到了中国封建

社会的最高峰。其间，乐舞煌煌，长盛不衰，无论是

鼓乐之雄壮，琴乐之飘逸，还是殿堂乐舞之乐声激

昂⋯⋯璀璨的唐代乐舞都统统汇聚到洛阳隋唐文

化的壮阔景观之中。可以说，继两周文化、汉代文

化高峰之后，隋唐文化的空前发展也使洛阳的文

化艺术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这点我们能

内容提要 !"世纪 #" - ("年代，洛阳地区考古发掘的诸多唐墓中出土了 *"余件乐舞陶俑，这
些乐舞俑以独有的审美观照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唐人独具魅力的审美观和无羁无绊的想象力。从像

俑那一颦一笑的表情，刚柔相济的舞姿，绚丽斑斓的彩绘，让人感受到梦幻般的美丽，看到一种充满

生命激情的民族文化，以及塑艺大师那浪漫离俗的情怀和卓越非凡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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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阳出土的唐代乐舞陶俑中领略其风貌。目前，

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洛阳

关林、龙门、谷水、孟津、偃师等地，发掘清理出隋

唐时期墓葬共 !"""余座，其中出土了大量风姿绰
约、精美绝伦的乐舞陶俑，这些乐舞俑反映了唐代

洛阳地区上至宫廷贵族、下至贫民百姓，欣赏乐

舞、参与乐舞，一派歌舞升平的蔚然景象。

一 洛阳唐代乐舞陶俑的形制及文化内涵

!#$% & !##! 年，在北邙、龙门、偃师、孟津等
地的唐墓中出土的彩绘乐俑、骑马乐俑、舞俑 %"
余件，乐俑有吹箫、筚篥、竖笛、弹琵琶、箜篌、抚

琴、击鼓等；舞俑有男女各种舞蹈造型。这些乐舞

陶俑在形制上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有舞者表演、乐者伴奏的舞乐场面。其表

演的舞乐节目多为适宜于家庭演出的“软舞”。所

用乐器主要有琵琶、古琴、横笛、竖笛、洞箫、排箫、

筚篥、铜钹等，乐队多为坐着伴奏，在厅堂雅室内

吹奏弹拨、轻歌曼舞，很适合宴饮宾客时的娱乐气

氛。如 !##!年 #月在洛阳孟津县岑氏唐墓出土的
乐舞陶俑（图一），% 件伎乐俑均作跽坐姿态，据
《新唐书·音乐志》载：“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为

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其应属于唐代

的“坐部伎”。尽管这些伎乐俑手中所持的乐器已

不存，但从两手的不同姿态看，有 ’人屈手握于胸
前，似在吹奏乐器；另外 ( 人伸手于前下方，似在
弹奏琵琶。其演奏方式应属于“以琵琶为主”的管

弦乐演奏，内容可能是十部乐之首的“燕乐”，燕乐

又称宴乐，即“宫中宴用坐奏”（《新唐书·礼乐志》）。从

史料记载来看，唐代乐舞的普及程度较之两汉时

期更为广泛和深入，尤其盛行各种民间音乐的宫

廷燕乐。由于唐代最高统治者对乐舞的爱好和提

倡，客观上起到对音乐文化的引领和支配作用，举

国朝野形成一种爱音乐、喜歌舞的宴乐风气。繁华

的商业都市，贵族文人连接不断的大席小宴，又必

以歌舞相佐，极大的社会需求，使歌舞乐伎大量涌

现。唐代音乐机构规模宏大，分工精细，乐工数以

万计，技艺高超，又为培养和输送高水平的宫廷宴

乐人才作了保障。唐代国家疆域扩展，国际间及各

民族间的贸易文化的频繁交流，为宫廷宴乐吸纳

多元曲风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当时的音乐既汇集

了中外和南北乐器，又融合了边疆和中原内地的

曲调，与汉族传统的清乐一起成为当时宫廷音乐

的主流。这种音乐往往有舞蹈相伴，讲究音乐和舞

蹈的配合。在盛行的乐舞中，小型表演性舞蹈分为

“健舞”和“软舞”两类，“健舞”的音乐节奏明快、铿

锵有力，舞蹈动作刚健挺拔、爆发力强；“软舞”的

音乐节奏舒缓、余音缭绕，动作缓慢柔美、婀娜多

姿。如孟津岑氏墓出土的这一对舞俑，皆着半臂长

裙，体态玲珑，生气昂然，她们以扭动的身段和半

侧的脸庞来表现女性的千娇百媚。舞蹈风格舒缓

轻柔，高雅抒情，颇似唐代的“软舞”，但又不失华

丽、热烈的浪漫气息。

另一类是骑马乐俑。骑马乐俑的出现反映了

唐代鼓吹乐的流行和变化。鼓吹，原本为汉代的一

种军乐，传为班壹所创。《汉书·叙传》载：“始皇之

末，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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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

旗鼓吹。”汉代鼓吹乐分为“黄门鼓吹”、“短箫铙

歌”、“骑吹”、“横吹”和“箫鼓”等 !部。宫廷仪仗多
用鼓吹，军中马上骑奏多为横吹。魏晋以来鼓吹更

广泛地应用，凡有官职的人几乎都可以得到鼓吹。

鼓吹进入朝堂，成为宣扬威仪、标志身份之卤薄仪

仗的组成部分。隋唐时期的鼓吹乐较两汉、魏晋更

加严格，也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唐中宗景龙二年

以前，惟四品以上官员才有鼓吹仪仗。《新唐书·

仪卫志》记载唐代鼓吹仪卫制度，大驾卤薄鼓吹分

前后两部，前部鼓吹包括铙鼓、大横吹、羽葆鼓、小

横吹等，后部鼓吹有羽葆鼓、铙鼓、小横吹。鼓吹五

部在卤薄中混杂使用。如 "#$$年 %月在偃师柳凯
唐墓出土的骑马乐俑（图二），乐者手持的乐器可

以辨知的有排箫、竖笛、横笛、筚篥，接近于鼓吹乐

中的大横吹乐器。目前洛阳出土的鼓吹俑，无论是

偃师的柳凯墓的，还是偃师唐恭陵哀皇后墓的，都

可以看出唐代鼓吹多数是骑在马上的骑吹，这种

骑吹显然是受北方少数民族鼓吹的影响。总之，唐

代鼓吹，有别于汉魏时期的单纯、粗犷，代之而起

的是一种轻歌曼舞之曲，鼓、角、箫、笳所奏出的嘹

亮乐声，是对唐代昂扬时代精神的讴歌，也是对唐

代“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

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的富足生活

的颂扬。

细看洛阳唐代乐舞俑，我们不难发现制俑大

师着力在表现歌舞升平、兴高采烈的场景和唐人

自信自足、自由自在的情趣。这种生机勃勃的浑厚

胸怀，无不弘扬着唐朝太平盛世富饶的时代气息，

显示出极为纯熟的艺术技巧和丰富多彩的艺术特

色。

二 洛阳唐代乐舞陶俑的艺术特色

唐代是继汉代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封建政

权。它在思想文化上承接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遗产。

其中外来的、非汉族的文化也一同被继承下来，更

重要的是形成了能够容纳不同思想意识背景的文

化形态的广阔胸怀 & ’ (，进而发展和创造了具有特

色的盛唐文化艺术。就唐代的雕塑艺术而言，它熔

铸南北，不仅继承了北方原有雕塑艺术浑厚雄健

的艺术风格，而且还融入了南方雕塑艺术中清新

柔润的特点，使其雕塑作品既有别于两汉时期的

古拙质朴，有异于魏晋时的清新飘逸，更不同于宋

元时期的精致工丽，达到了写意的审美特征与融

汇贯通的表现手法相结合的完美与成熟。洛阳唐

代乐舞陶俑正是如此。

") 塑绘的完美结合
洛阳唐代乐舞陶俑的艺术魅力得益于创作形

式上的处理。将雕塑与绘画完美结合，以获得“迁

想妙得”的艺术效果，这是与前代的陶塑风格一脉

相承的。在我国，以土质为材料的雕塑艺术从来就

是与彩绘结合在一起的。早在新石器时代出现的

彩陶文化就是塑绘结合的产物，如甘肃秦安邵店

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瓶，瓶口塑成人

头形，人面眉清目秀，从其神情和发式来看，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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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温顺的女孩。瓶体的彩陶纹饰用平行弦纹分

割成 ! 个区间，每个装饰区间均以圆弧三角纵横
交错成花团簇锦的画面，犹如女孩身穿的节日盛

装，颇具艺术魅力。我国古代这种将雕塑与彩绘相

结合的做法，不仅使得雕塑既有立体形象的体积

感，而且还有绘画般的笔墨情趣和色彩美感，给人

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因而在我国民间很早就流传

着“三分坯子七分画”，“塑其容，绘其质”的俗语，

由此可见彩绘在雕塑中的重要作用。

图二中的彩绘骑马吹箫俑，头戴黑色红沿风

帽，面部眉、眼、须用墨线勾画而成，微凸的双唇也

彩绘上朱丹，显得鲜活而生动。身穿红色窄袖长

袍，下着黑色裤，足穿黑色长靴，双手持排箫吹奏，

端坐于白马之上。骑马吹箫俑色彩绚丽，形神兼

备，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这些色彩的精心描绘，

不仅掩盖了陶土土色的单调寒碜，而且还运用了

色彩的对比、统一等多种设色方法，使骑马吹箫俑

由此获得了那种单纯强调立体感的严格意义上的

三维空间艺术所无法获得的艺术效果，给整个作

品灌注了强有力的生机。同时，从这些彩绘乐舞陶

俑的色彩运用上，我们还可以看到，红色最为常

见，这与先民们对红色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爱好，也

与人们最容易接触到红色有关。格罗塞经分析一

些原始民族对红色的爱好后在《艺术的起源》一书

中写道：“这种种的事实都证明了红色的美感，是

根本靠着直接印象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直接

印象在人身上所发生的效力又随着感情上强烈的

联想而增加，也是真的，在原始民族中有一个情景

比其他都有意义些，这就是红是血的颜色，人们总

是在狩猎或战争的热潮中，或者说正在他们感情

最兴时看见血色的。第二个原因，是一切关于施用

红色的联想都会发生效力的——— 如对于跳舞和角

斗的兴奋情景的联想等。”" ! #显然，色彩在人们日

常生活中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

而唐代三彩工艺的出现，不仅防止了陶器彩

绘色彩的脱落，更为重要的是它进一步发展了陶

塑的彩绘技法，使三彩陶塑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

的美学风格。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的彩釉陶器，其

釉用铅的氧化物作溶剂，在烧制过程中，由于铅釉

良好的流动性使得各种不同色调的釉在流动过程

中相互浸润，从而形成了变幻莫测、绚丽多姿的器

表装饰。加之铅釉的折射率很高，更使三彩陶塑呈

现出五彩缤纷、光彩夺目的盛世气象。如上述洛阳

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的一件三彩骑马胡乐俑，头

戴黑幞头，身着绿釉宽袖紧身长袍，足蹬靴，端坐

于马背上演奏。马昂首竖耳，立于长方形板座之

上，通体施赭黄釉，颈鬃为黄褐釉。整个陶塑釉色

晶莹透亮，斑斓绚丽，显得耀眼夺目。特别是器物

釉面在烧制时借助铅釉的随意流淌所显示出的蕴

染痕迹，好似中国画中的画和纸所透出的水墨情

趣，体现出东方艺术所特有的“气韵生动”的审美

倾向。

$% 以线条辅助造型
“线的艺术，正如抒情文字一样，是中国文艺最

为发达和最富民族特征的”。在中国，几乎各门艺术

中都有“线”的表现。像书法中的正、草、隶、篆各种

书体的文字书写艺术把线条的表现力发展到了极

致。而绘画从严谨的工笔到逸笔草草的写意均以线

条勾勒为主要造型手段。即使是相对于我国古代雕

塑艺术而言，线条也同样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

秦汉以前用最简括的线条所雕刻出的稚朴粗犷的

石雕，到明清的以最精致的线条雕刻成的工艺小

品，都体现出了线条的独有魅力和作用。

而在陶塑艺术中，线条与立体材料的融合构成

陶塑艺术的重要特征。其线条的应用极为随意、灵

活，这一点是由陶土的材料性所决定的。在陶塑中，

由于局部的体积用线处理，使得整个陶塑作品显得

更为单纯而概括。同时，由于线条本身所具有的魅

力，也使得陶塑的审美内涵更为丰富。图一中的舞

俑，作者采用了概括简练的手法，没有过多的追求

细部质感，而是以精巧盘曲的细线刻划五官头饰，

用铿锵有力的短线勾勒手臂转折，取行云流水的长

线托出长裙飘飘，将女俑衣褶的“线”与身体的“体”

交织，构成了丰满的体与饱满的线的和谐统一。这

不但是中国造型艺术中少有的对“体”的表现，也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造型艺术中对线的重视。

综上所述，洛阳唐代乐舞陶俑以独有的审美观

照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唐人独具魅力的审美观和无

羁无绊的想象力。从像俑那一颦一笑的表情，刚柔

相济的舞姿，绚丽斑斓的彩绘，让人感受到梦幻般

的美丽，看到一种充满生命激情的民族文化，以及

塑艺大师那浪漫离俗的情怀和卓越非凡的创造力。

" & #徐殿魁：《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考古学报》&’(’ 年

第 ! 期。

" $ #刘道广：《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

" ! #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转引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紫

禁城出版社 &’’) 年。

洛阳唐代乐舞陶俑二论


